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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最美
油菜花

今年3月7、8两日，是我们
77级入学35周年纪念日。

还记得 1978 年 3 月 5 日下
午。我在母亲、妹妹、奶奶、
姑父和表弟表妹们的陪同下从
成都江油发电厂生活区步行到
中坝火车站。父亲在千里之外
的乡城，不能来为我送行。行
李 是 驮 在 自 行 车 后 面 推 着 走
的。车站离家不远，步行只要
十多分钟。一路上奶奶唠叨着
她已唠叨了好几天的话，“为什
么 要 去 那 么 远 的 地 方 上 大 学
呢？在我们厂里的职工大学上
不好吗？”到车站买票、托运行
李，一切顺利。不久便登上了由
成都开往上海的直快列车。中坝
站在宝成线上，离成都不太远，
列车上人没有坐满，上车后我很
快找到了一个靠窗的座位。

随着列车徐徐离开中坝
站，我脑海里充满了对未知的期
待，同时也带有一丝恐惧。听说
中国科技大学是所全国一流的大
学，与清华不相上下。我能够考
上它，实在是幸运。从全国各地
考入的同学们一定是实力很强
的，到时候我能跟得上吗？我暗
下决心，一定要加倍努力。那时
候有个时髦的口号叫“把被四人
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在之后
的几年大学生活里，我和同学们
确实都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那
是后话。

“你去哪？” 我的思路被坐在
我对面的男子打断了。

“合肥。”
“去出差？”
“不是。去上学。”
“哦，你是刚考上大学的大

学生。”
“嗯。”我点点头。
“你们这批学生不简单呐。

那么多人考，只录取了百分之五
左右。”

“嗯。”我还是点点头，不知
道该怎样回答他。

“我是来出差的。我是 xx 单
位的。”

“嗯。”
……
我太不善言谈。除了以上的

对话，以及以下的插曲，我已
记不清当时与那位旅伴还谈了
什么。

过了不知多久，他突然望着
我放在桌上的大茶杯说“我可以
喝点你的茶吗？”。见我犹豫，他
马上补充说“我倒到我自己的杯
子里喝。”我马上点头说可以。

“很多人不敢从别人杯子里喝

水，可我不在乎”他接着说，并
拿出一个玻璃杯从我的杯子里倒
了些茶去喝。

……
夜幕降临，我便在时睡

时醒中度过了一夜。每到一站我
都会在旅客的吵闹声中醒来，车
一开动我又回到昏睡中。等天
亮，车已快到西安了。火车头已
经从电力机车换成了蒸汽机车。
不记得那位旅伴是什么时候下的
车，大概是西安或郑州吧。整个
白天，火车都在陇海铁路上向东
行。这一天我没有太多记忆。基
本上就是望望窗外的风景，打打
瞌睡，看看书。

到达蚌埠已是夜里十点来钟
了。下车，转车，登上去合肥的
支线列车。车厢比成沪直快车显
得陈旧很多。一路昏睡到了合
肥，天已快亮了。下车便看到了

“中国科技大学”的横幅，立即
走向前去。未等我开口便有人问
我“是来报到的新生吧？”赶紧
答“是”。于是被带出车站，到
了一辆小客车上。被告知在车上
等其他车次来的同学。等终于车
开动时天已大亮。

就这样迷迷糊糊中进了科大
校门。又来到一栋大楼前(后来知
道这是化学楼)。楼前摆了一排桌
子，新生们就在这里办入学手
续。办完手续，由一位老师 （可
能是王景玉老师） 带着走向宿

舍。走着走着有点纳闷了——这
不是刚进来的大门吗，怎么又走
出来了

就这样走进了四系宿舍楼。
我被带进了一楼东南角的房间
里。里面摆了四张上下铺。三个
木质床上贴了六个人的名字。一
个铁质床的下铺贴了我的名字。
我被告知没有名字的床铺是用来
放箱子的。我便老老实实把我的
铺盖卷打开，铺在下铺。第二
天，宿舍同学来齐后有位建议我
睡上铺，下铺放箱子方便些。我
才搬到上铺去。

我好像是我们宿舍第一个到
的。后来在走廊上见到姚德明，
正搬着行李进入我对面的房间。
他应该算我第一个认识的同学。

现在回顾，当时的条件确
实不太好。最令我印象深刻的
是 宿 舍 里 冬 天 之 冷 和 夏 天 之
热 。 我 们 那 间 宿 舍 又 特 别 潮
湿。冬天，我的十个手指都冻
得红肿了。有几次痛得夜里睡
不着觉。

尽管如此，对我来说，考
上 科 大 仍 是 我 18 年 人 生 中 最
美好的一页。到了科大，我这
山里来的娃娃就像刘姥姥进了
大 观 园 。 没 有 什 么 值 得 抱 怨
的。不管是楼房还是平房，都
比我在知青农场里自己用水田
里的烂泥做砖建造的房子好很
多倍了。

􀳌 774 邓要兵

报到的日子

􀳌 周礼

“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
林，青条若总翠，黄花如散
金。”油菜花开的时节，也是
家乡最为美丽和热闹的时候。
那金波荡漾的花海，田间的泥
土气息与花香，静静流淌的小
河，婀娜生姿的垂柳，曾多少
次令我魂牵梦绕。

冬天的余寒还未完全退
尽，百花尚处在酣眠之中，而
田间地头的油菜花却已等不及
了，次第开放。就象追赶时髦
的少女，迫不及待的脱去厚厚
的冬装，换上裙装，展示着她
们窈窕的身姿和美丽的容颜。

从小生长在农村，我对油
菜花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尽管
在花的排名谱上，我找不到它
的影子，比起其他的鲜花，油
菜花显得毫不起眼。既没有牡丹
的雍容华贵，荷花的亭亭玉立，
兰花的素雅纯洁，也没有玫瑰的
火红娇艳，是乎不能称其为花，
但我依然对她情有独钟。

漫步于乡村的田畴，或是
坐在疾驰的车上，在道路的两
旁我们随处可见她们倩丽的身
影。或深或浅，或是整块的，
或是零散的，或是整齐排列，
或是懒散的伫立，就像各色各
样的妙龄少女在你面前展现着
她们的千娇百媚。也如海浪中
翻飞的黄鱼，碧浪中珍藏的黄
金，在和煦的阳光下，在杨柳
风的轻抚下，熠熠生辉，灿烂
光洁，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
怡。尤其是在温情的南方，齐
整整的大方阵，更如天安门广
场上阅兵时的三军仪仗队，那
恢宏的气势仿佛在一瞬间甄没
了粉墙黛瓦的村落，只有缕缕
炊烟呈现着人间的景致，令人
惊叹不已。

近观，一朵朵，一簇簇，
一片片，节节攀升，枝枝竞
放。朵朵菜花如甜美的笑脸，
伸张的花蕊如脸上薄施的粉
黛，多情的花茎如舒张的双
臂，深情款款的吸引着你的目
光，让你情不自禁的走近她，
爱抚她，亲吻她。

微风中阵阵醇厚浓郁的芳
香扑鼻而至，吸进你的肺里，
甜到心里，浓腻得化不开，仿
佛要将你醉倒。远处飞来了一
群蜜蜂，时而在万花丛中飞来
飞去，自由穿梭；时而附在花
间“嘤嘤嗡嗡”，忙个不停。
彩蝶是乎也不甘寂寞，在花丛
中翩跹起舞，要为春天增添一
抹光彩。不知不觉人已醉了，
醉了，就慢慢地蹲下，或者平
坐，或者仰倒，静听小虫啾
唧，感受阳光的温暖，体味幸
福的生活。

油菜花的花期很短，仅数
日之光景，她无意争春，只默
默地开放。当芳华褪尽，细长
而青嫩的果实便挂满了枝头。
她吸收的是阳光雨露，而带给
人们的将是无尽的香甜。

三月的油菜花，开满了乡
间，也开满了我的心田。漫步
在这三月的花海，是一件多么
幸福和美好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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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校长
的人格

􀳌 唐宝民

很多人都知道西南联大，其
实，历史上还有一个西北联大，
西北联大是由北平大学、北平师
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名
北洋大学）三所院校组成的，但
这所大学不但没有取得西南联大
那样的辉煌，反而中途停办，究
其原因，固然有政治方面的因
素，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
因，就是三校之间不团结所致。
而西南联合大学在八年办学过程
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
大学三校之间，互相尊重、互相
关怀，所以能够团结一致，共同
走过烽火岁月，共创辉煌。当
时，三校的各自校长分别是梅贻
琦 （清华大学校长）、蒋梦麟
（北大校长） 和张伯苓 （南开校
长），但后来实际负责任的是梅
贻琦校长，因此可以说，西南联
大之所以能形成通力合作的局
面，贡献最大的是梅贻琦校长，
我想，这与他的人格风范是分不
开的，正是因为梅校长有着近乎
完美的人格，才奠定了三校八年
合作的基础。

抗战时期，物价飞涨，物质
供应困难，联大师生生活非常清
苦，梅校长就想方设法带领大家
度过难关，当时，清华大学工学
院有一些暂时不用的设备，于是
清华就成立了清华服务部，用这
些设备进行生产，用赚来的钱来
补贴教师的生活。按理说，这些
设备是清华的，与另两所学校无
关，所以，所得就可以不考虑另
两所学校。但梅校长不这样想，
他顾念北大和南开的同人也同样
贫困，所以每当年终分配时，也
送给北大和南开的教师相当于一
个月工资的馈赠，用来帮助他们

度过难关，由此可以看出梅校长
的公正无私精神。

梅校长的为人风范，还表现
在他与人相处时的处事方法上，
罗常培是北大教授，据郑天挺回
忆说，1941年5月，郑天挺和罗
常培、梅贻琦校长一同前往联大
叙永分校和李庄北大文科研究所
看望那里的人员，在返回途中，
罗常培因为什么事大发雷霆，虽
然不是什么大事，但如果处理不
好，就会产生隔阂，而且会影响
到各学校之间的关系。当时，面
对怒火冲天的罗常培，梅贻琦校
长表现得异常平静，他静静地听
罗常培说，直到罗常培把话全说
完了，发足了火以后，才慢条斯
理地说：“我倒想跟你一起 （发
火），但那也无济于事啊。”梅校
长平和、恳切的态度，让罗常培
立即火气全消，事情就这样平息
了。这只是梅校长与人相处的一

个片断，我想，类似的事，在八
年联合办学中肯定还发生过不
少，但因为有了梅校长的处事方
法，所以才保证了彼此之间能相
处融洽，毫无芥蒂。

正是因为梅校长待人诚恳，
公正无私，所以得到了另两位校
长的信任，因此，在联大成立之
初，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校长就对
北大的蒋梦麟校长说：“我的表
你带着”（天津话，意即“你作
我的代表”之意）。而蒋梦麟校
长则放心地对梅贻琦校长说：

“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
责。”用蒋梦麟的话说，联大的
事，我不管就是管。这是一种无
为而治的智慧。而蒋梦麟之所以
能这么放心、放手，正是基于对
梅贻琦校长的信任。

正是由于梅贻琦校长崇高的
人格风范，所以才奠定了联大的
合作基础，所以三所学校不是互

相拆台，而是互相协作，亲如一
家，据郑天挺回忆，1941 年 4
月，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
工学院举行三十年校庆，张伯苓
当时人在重庆，但他告诉南开办
事处的黄子坚，说清华与南开是

“通家之好”，所以应当给予祝
贺。黄子坚在会上解释“通家”
的原因，说是因为梅贻琦校长是
南开第一班的高才生，冯友兰一
听，连忙上台也叙起“通家之
好”来，他说北大文学院院长
（指胡适） 是清华人，我是清华
的文学院院长，但出身北大。于
是，会场发言异常踊跃，纷纷举
出三校出身人物互相支援的情
形。每当看到这一幕，我都非常
感动，因为三校纷纷讲述“通家
之好”的场面，正是三校团结的
表现。于是便想到了影响到这一
局面的校贻琦的人格，并再次产
生了仰望的想念。


